
银行憧憬农贷“蓝海” 农户翘首标准化经营承包证

探路农地流转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十八届四中全会临近，市场预期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有更深入的政策出台。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试点区域范围将在去年底28个地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

虽然目前的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机制还不完善，但农业企业和商业银行等已经发现了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巨大商机。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能够得到农业贷款的农业企业或个人仍是极少数。 在流转农民土地搞农业经营的案例中，如果没有扶植政策、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很难取得突出的经营收益。 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如果被钻了空子，农民非但当不上股民、市民，领不到工资，反而可能会变成失地农民。

从民间借贷走向获取银行“活水”

“我们的利润率可以达到20%。 在银行贷款支持下，今年的利润率能达到30%。 ” 齐齐哈尔市惠光农业开发集团（以下简称惠光集团）董事长侯成玉兴奋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政府现在支持村里办合作社，要求支部书记、村长必须一人带一个合作社。 我是支部书记。 ”

惠光集团由28家合作社组成，最初靠水利灌溉起家。 目前集团有4个分公司，分别涉足水利灌溉（旱田、稻田）、米业、仓储、肥业（测土施肥）等四个领域。 惠光集团今年的流转土地面积达到19万亩，能够生产8.4万吨粮食，仓储能力已经达到10万吨。 “明年我们计划把流转的土地扩大到50万亩，对应的把仓储能力提高到20万吨。 ”侯成玉介绍。

资金充足，才能像侯成玉这样有底气。

惠光集团去年得到了浦发银行的1000万贷款支持。 在加深了解的基础上，浦发银行后来又给9家合作社发放了4500万元贷款。

“我们当时都不敢相信，没有任何抵押银行敢给我们贷款4500万。 以前，9个合作社经营12万亩土地；有了这4500万贷款，今年的经营面积达到了19万亩，还添加了很多农机具。 以前陈旧的农机具损失率达到10%，一亩地得浪费100斤粮食；今年买了1000万元的农机具，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我们只出400万元，国家补贴600万元。 ”侯成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侯成玉介绍，他在一个粮食展销会上认识了浦发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这位行长说可以用房子、土地抵押做农业贷款。 当侯成玉把集团旗下4家企业所有的相关手续都拿给行长看后，基于对企业盈利前景的信心，浦发银行最终给了惠光集团1000万元信用贷款———因为当时惠光集团的盈利有3000多万元。

“银行贷款月息是6.6厘，再加上2厘的担保利息。 这种利率，抵押贷款一般也拿不到。 甚至比我们之前从信用社拿到的利息还低。 ”侯成玉非常高兴。

回想最初，惠光集团靠的是5户联保和民间借贷解决资金问题。

因为合作社是5家发起，每家可以贷5万，通过5户联保最多能从信用社贷25万。

“后期没办法，只能亲戚朋友出面担保，每个人贷5万，集中起来用，利息和浦发现在的差不多，但是量小。 ”侯成玉介绍，“以前我们的民间借贷，利息最少1分5。 最困难的时候，是去经销商那里赊化肥、种子、农药。 比如化肥，经销商要多收200元/每吨，再加上银行利率赊给你。 现在通过银行贷款每吨直接就少花200元。 种子用现钱买12元/斤，赊销就要16元，到年底还得算利息。 我算过账，使用银行贷款等于每亩地节省100元。 相当于没种地前就赚了100元。 ”侯成玉说。

惠光集团从浦发银行得到的信用贷款主要用于流转土地。 惠光集团和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要向浦发银行出示。 钱付给农户后，凭证也要给银行看。

风险防范推动融资方式创新

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已不容乐观：利率市场化逼迫银行转型；金融脱媒使得银行信贷在社会总体融资规模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民营资本对银行业觊觎已久；互联网金融也在蚕食银行的“地盘” 。

在上述背景下，农业贷款被不少银行视作“蓝海” ，抢得先机者将抢占市场。 这恐怕就是浦发银行敢于在齐齐哈尔惠光集团的土地证并不符合银行要求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提供五千余万元信用贷款的最大原因。

“对于农业贷款，从种植这块讲，我们希望首先要对土地确权，接下来是能够流转，使抵押物能够变现，从而帮助银行控制贷款风险。 ”浦发银行齐齐哈尔分行负责人介绍。 对于类似惠光集团信贷项目来说，浦发银行总、分行看重的是原粮生产的全产业链，从种子、种植到原粮进库，直到最后的原粮流通。

耕种对自然条件、时间节点等依赖比较大，任何一个环节配合不到位都可能影响耕作的下一个环节。 鲍泓波介绍，浦发银行首先关注的是企业经营是否覆盖耕作全产业链；其次是农业企业的耕作规模；三是企业经营者的耕作经验，特别是其在当地的威望。 因为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拿着现钱去流转土地，短期也许农民还愿意，但如果一签十多年、二十年，就不一定每个农民就同意。 可以说，这也是银行在把握风险时最看重的一点。

“由于惠光集团系全产业链经营，范围覆盖种子、农药、农机具、仓储，了解当地情况、了解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因此能够帮助银行监督合作社的贷款资金流向，比如是否是用来买种子、农药，或是支付仓储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 而侯成玉作为村支书，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 ”该负责人介绍。

他直言，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仓储等，只能依靠市场化方式解决这些需求，风险就会增加。 银行的贷款也就没那么容易得到。 所以，目前能够得到农业贷款的企业并不多。

即便这样，银行在试行农业贷款时，还是面临不小的风险。

像惠光集团这样的企业用经营流转权抵押贷款，假如贷款主体突然不想经营下去或是出现其他风险，银行确实可以将流转权收回来，但流转依然是个难题，因为现在缺少标准化流转流程。

“打个比方，我们买个房，到产权部门办证，这就是确权。 假如我再想做经营性贷款，可以到产权部门做抵押登记确认；还不上，银行可以根据法律手段处置，从而控制风险。 现在土地确权、流转这方面机制还不完善。 ” 浦发银行齐齐哈尔分行负责人说，“不过目前国家在黑龙江试点，相关工作也正在推进。 ”

为了降低风险，银行也引入了担保机构。 为惠光集团提供担保的是黑龙江省财政厅直属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额度能够做到最大。 一般的担保公司，包括地方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比如齐齐哈尔市的担保公司，担保额度是1500万元。 而省财政厅直属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38亿元，最大担保额度能够达到3.8亿元。

浦发银行还设置了原粮抵押这最后一道“保险” 。 即惠光集团、合作社、担保公司等约定，等到粮食收下来后，必须直接送入惠光集团的仓库监管，粮食优先销售用以偿还贷款本息后，多余的粮食再由合作社成员开会决定如何处置，是销售还是深加工，达成一致后执行。

据了解，已有多家商业银行能够提供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

“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 ，指的是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附带各种政策补贴的前提下，农户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本着自愿的原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反担保措施，向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保证担保，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

这种新的融资模式，让过去农民拥有的“不动产”变成了如今的“活钱” ，对于缓解农民融资担保难确实意义重大。 一个数字显示，截至8月末，农行四川分行已发放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910万元。

加快流转并明确监管准入

惠光集团董事长侯成玉介绍，龙江县已经成立了土地确权机构，但还没开展具体的确权工作，预计2015年正式开展。

“当时浦发银行发贷款时曾问过我们有没有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我们说没有。 浦发银行到县里了解，也确实没有机构做确权的事情。 今年国家政策推出，各个县都有了土地确权单位，政府牵头给企业确权土地。 我们流转了老百姓的土地，凭收据、村里的地块证明等，政府给企业发证，确认对土地的经营权。 再拿着这个证去银行，就可以办抵押了。 代表所有权的土地证还是归老百姓所有，在老百姓手里。 ”侯成玉说。

目前企业是根据市场价流转土地。 市场价是根据粮食价格决定的。 例如，去年粮食价格低一些，一亩水田的流转价格是700元。 今年粮食价格涨上去了，土地流转价格也涨到800元。 合同价格每年浮动。 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社把钱划给农民的粮补折账户。

农田集体耕种的规模效益也非常明显。 因为集体化耕种的种子、化肥、机械设备、加工等水平更高，品质也更好，相应的售价也提高。 例如农民自己耕种，一亩地产量也就700多公斤，集体化种植则能达到900多公斤。

另外，规模化后还能得到很多政策扶植。

目前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有两种补贴。 一种是补贴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补贴企业拿不到，即便流转了土地，补贴还是给农民；还有一种是企业流转的土地达到一定规模，国家会提供粮补、油补和秋翻地补贴，这是谁种地补给谁。

在龙江县，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很高。 例如一户4口人的农户，每人拥有15亩土地，一户60亩。 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可以获得两方面收益：一方面是每亩地600元的流转费，一户一年仅此项收入就是3.6万；二是流转完土地后，还可以选择一户安排一个人来农业企业就业，每年（10个月）最低收入3.5万。 这两项加起来，一个农户一年就能收入7.1万。 如果再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增收更加可观。

侯成玉还介绍，城市居民也能参与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 现在实行3+2，即3个农民可以加2个城里人，组建合作社。 城里人有了闲钱可以来农村流转农民土地，和农民一起组建合作社，共同赢利。

但侯成玉也承认，单靠种植是很难赚钱的。 因为种植企业一般没有仓储能力，作物收割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卖给经销商。 粮食价格是经销商说了算，最终种植者只有微利。 所以惠光集团才在村里探讨自己成立自己的米业公司，自己加工、销售，摆脱经销商的掌控。 也正因为介入了粮食生产的全产业链，惠光集团才能得到银行的农业贷款。

在全国其他开展土地流转的地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 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亩土地，开始了他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创新”的综合改革试验。 七年之后，千秋村项目正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

在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五年前，被村民称为“周百万”的山东老板以800元／亩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 由于生葱价格起伏大，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没有到位，“周百万”三年内耗完了300万元本金后，回了老家。

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副村长反映，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是真。

而贡米村村民则介绍，大量村民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来承包。

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张冬平指出，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确权难度大，问题多。 例如土地有好、差之分。 当时可能就是按照一亩好地相当于三亩差地分给农民的。 现在能把一亩好地等同于一亩差地吗？ 再比如，有的农民土地因为修路造桥被占了，那道路桥梁所占地的经营权又归谁？ 之前农民分地是比较粗糙地丈量土地，现在确权要按照精确的卫星定位。 这当中的误差非常大……问题不一而足。

如果土地确权工作进展缓慢，农民手中没有标准化的经营承包证，那么银行发放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的风险就很大。 因为用作抵押的土地经营权不能拍卖；银行也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经营权一次性大规模流转难度较大。 那么只能对经营情况好的农业企业发放农业信用贷款。 那银行的风险就更大，而且很难做大农业贷款的规模。

“用产品做抵押，也就是粮食作为最后还款的保证是行得通的。 但有一个问题，粮食最终的售价能否抵得上贷款本息。 ”张冬平教授说。

申银万国在其最近一期研究报告中指出，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鼓励土地资源向规模化经营者集中，农业规模经营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匹配，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同时，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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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成为

土地流转受益者

□本报记者 高改芳

9

月份的齐齐哈尔， 已经进入

收获季节。 玉米地、水稻田一眼望

不到头。 偶尔，你会在田间看见水

稻收割机，机器过处，水稻杆一排

排整齐地倒在田间。 十几分钟，一

亩地就收割得差不多了。 稻粒收满

之后，收割机把稻粒倾倒在等在田

边的卡车里运走。

机械化大生产如此迅猛地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 一位家乡还有农

田的同行者感叹道，“我们那里还是

人力为主啊。割这么多水稻，大概要

一天时间。 ”

当笔者再看到几十米高的粮

食烘干塔、储粮仓，以及全部自动

化的成品粮分拣、 包装流程后，更

是惊讶于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竟

如此之高！

“全国大粮仓，首数黑龙江”。黑

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调出量、商品量

居全国之首， 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 也是现代农业综合配套

改革的先行区。

惊异之余， 笔者也觉得有点意

外———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这样的

全国粮食生产基地， 银行对农业企

业发放了信用贷款， 在当地还是一

大新闻。 金融资源在农业领域竟是

如此稀缺。

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种

地难赚钱。

一位家乡还有田地的朋友给笔

者算了一笔账。 他家现在还有

20

多

亩水稻田， 一年一季。 一亩的产量

1300-1400

斤，这已经是风调雨顺，

没有虫害的收成了。 每斤按

1.30

元

计算，一亩收入

1800

元左右。农药支

出，一年从头到尾算

60

元

／

亩；大概

一亩地一年要施

2

次化肥，合计大概

100

元

／

次， 化肥支出就是

200

元

／

亩；

买种子，每亩地

1.5

斤

-2

斤，大概

40

元；水利灌溉，每亩地的水费成本大

约

100

元。 如果再算上人工成本、机

器成本……所以基本上，

20

亩地一

年的净利润也就

1.5

万元左右。 如果

遭遇灾害， 那么净利润立即减少过

半。也正因为农民种田赚不到钱，只

好到城市来打工。

可见， 一旦有企业资本介入或

农村能人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民在利益的驱动下便有土地流转的

愿望。

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

长张冬平指出，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应考虑三种情况， 一是完全依赖土

地生存的农民， 农业生产作为他们

的主要收入来源， 土地主要承担着

生产功能。 二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在

城市打工，务农时间较短，成为兼业

农民， 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和就业的

不稳定性， 他们对土地仍有较强的

依赖性，土地承担着保障功能。三是

家庭主要成员常年在外工作， 已有

稳定的收入来源， 或已经成为城市

居民。

对土地生产功能比较重视的农

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土

地流转意愿会比较弱。 对于这一类

农户， 应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或

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主， 通过合作社

的形式使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进行

流转； 对土地保障功能比较重视的

农户，并不依赖土地的生产能力，有

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 对于这类农

民应鼓励他们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

租或入股的方式实现土地流转；而

对土地财产功能比较重视的农户，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则相对较低，土

地经营权流转意愿会比较强， 国家

应出台相应的政策， 促进其土地承

包权的转让。

即便笔者参观的已经承包了

十几万亩田地的惠光集团，其负责

人都说，种这么多地，如果不掌握

最后的收储环节，对粮食价格说了

不算，都很难赚钱。

所以， 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希

望走 “从田间到舌尖” 的产业链模

式，掌握定价权。 在这个过程中，农

业贷款不可或缺。针对这部分需求，

相关部门应当加紧土地确权工作，

让农民手中有标准化的经营承包

证，把农民拥有的“不动产”变成发

展农业生产的“活钱”。 同时完善土

地确权、流转机制，降低金融机构的

风险，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农业。

加快流转并明确监管准入

惠光集团董事长侯成玉介绍，龙江县已经成

立了土地确权机构， 但还没开展具体的确权工

作，预计2015年正式开展。

“当时浦发银行发贷款时曾问过我们有没

有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我们说没有。 浦发银行到

县里了解，也确实没有机构做确权的事情。 今年

国家政策推出， 各个县都有了土地确权单位，政

府牵头给企业确权土地。我们流转了老百姓的土

地，凭收据、村里的地块证明等，政府给企业发

证，确认对土地的经营权。再拿着这个证去银行，

就可以办抵押了。代表所有权的土地证还是归老

百姓所有，在老百姓手里。 ” 侯成玉说。

目前企业是根据市场价流转土地。市场价是根

据粮食价格决定的。例如，去年粮食价格低一些，一

亩水田的流转价格是700元。 今年粮食价格涨上去

了，土地流转价格也涨到800元。 合同价格每年浮

动。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社把钱划给农民的粮补折

账户。

农田集体耕种的规模效益也非常明显。因为

集体化耕种的种子、化肥、机械设备、加工等水平

更高，品质也更好，相应的售价也提高。例如农民

自己耕种，一亩地产量也就700多公斤，集体化种

植则能达到900多公斤。

另外，规模化后还能得到很多政策扶植。

目前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有两种补贴。一种

是补贴给土地所有者的， 这个补贴企业拿不到，

即便流转了土地，补贴还是给农民；还有一种是

企业流转的土地达到一定规模， 国家会提供粮

补、油补和秋翻地补贴，这是谁种地补给谁。

在龙江县，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很

高。 例如一户4口人的农户，每人拥有15亩土地，

一户60亩。 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可以获得两方面

收益：一方面是每亩地600元的流转费，一户一年

仅此项收入就是3.6万；二是流转完土地后，还可

以选择一户安排一个人来农业企业就业， 每年

（10个月）最低收入3.5万。 这两项加起来，一个

农户一年就能收入7.1万。如果再加上外出打工等

收入，增收更加可观。

侯成玉还介绍， 城市居民也能参与流转土地、

加入合作社。 现在实行3+2，即3个农民可以加2个

城里人，组建合作社。 城里人有了闲钱可以来农村

流转农民土地，和农民一起组建合作社，共同盈利。

但侯成玉也承认，单靠种植是很难赚钱的。因

为种植企业一般没有仓储能力， 作物收割上来就

必须得马上卖给经销商。 粮食价格是经销商说了

算，最终种植者只有微利。所以惠光集团才在村里

探讨自己成立自己的米业公司，自己加工、销售，

摆脱经销商的掌控。 也正因为介入了粮食生产的

全产业链，惠光集团才能得到银行的农业贷款。

在全国其他开展土地流转的地区，土地流转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赵宜盛是重庆庆业爱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股东之一。 2007年10月底，他以每亩每年1000斤

稻谷的价格，租下了重庆九龙坡区千秋村的4500

亩土地，开始了他的“土地整理+产业重组+制度

创新” 的综合改革试验。七年之后，千秋村项目正

陷入一场投资方与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纠纷之中。

在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 五年前，

被村民称为“周百万” 的山东老板以800元／亩

的租金，在贡米村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葱。由

于生葱价格起伏大， 高温天运输易腐烂等原因，

加上政府曾经承诺的农产品种植财政补贴迟迟

没有到位，“周百万”三年内耗完了300万元本金

后，回了老家。

贵州省遵义市郊海龙镇贡米村副村长反映，

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流转土地，有不少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 有的土地流转过来就让它荒着，坐等土

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规划，先圈地

等待政府高价征地；还有的打擦边球，乱搭乱建，

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假，变相搞房地产是真。

而贡米村村民则介绍， 大量村民外出打工，

留守的村民不得不将撂荒的土地介绍外地老板

来承包。

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张冬平指

出，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确权难度大，问

题多。例如土地有好、差之分。当时可能就是按照

一亩好地相当于三亩差地分给农民的。现在能把

一亩好地等同于一亩差地吗？ 再比如，有的农民

土地因为修路造桥被占了，那道路桥梁所占地的

经营权又归谁？ 之前农民分地是比较粗糙地丈量

土地，现在确权要按照精确的卫星定位。 这当中

的误差非常大……问题不一而足。

如果土地确权工作进展缓慢，农民手中没有

标准化的经营承包证，那么银行发放农村土地流

转收益保证贷款的风险就很大。 因为用作抵押的

土地经营权不能拍卖； 银行也不是土地的所有

者，土地经营权一次性大规模流转难度较大。 那

么只能对经营情况好的农业企业发放农业信用

贷款。 那银行的风险就更大，而且很难做大农业

贷款的规模。

“用产品做抵押， 也就是粮食作为最后还款

的保证是行得通的。 但有一个问题，粮食最终的

售价能否抵得上贷款本息。 ”张冬平教授说。

申银万国在其最近一期研究报告中指出，土

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

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

转的格局。 鼓励土地资源向规模化经营者集中，

农业规模经营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规模相匹配，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

度相适应， 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同时，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

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

地，要有严格的门槛，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

对准入和监管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银行憧憬农贷“蓝海” 农户翘首标准化经营承包证

农地流转 谁来点“石” 成金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十八届四中全会临近，市场预期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有更深入的政策出台。 土地流

转制度改革试点区域范围将在去年底28个地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

虽然目前的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机制还不完善，但农业企业和商业银行等已经

发现了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巨大商机。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能够得到农业贷款的农业企业或个人仍是极少数。 在流转农

民土地搞农业经营的案例中，如果没有扶植政策、财政补贴和贷款支持，很难取得突出

的经营收益。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如果被钻了空子，农民非但当不上股民、市民，领不到

工资，反而可能会变成失地农民。

从民间借贷走向获取银行“活水”

“我们的利润率可以达到20%。 在银行贷款

支持下，今年的利润率能达到30%。” 齐齐哈尔市

惠光农业开发集团（以下简称惠光集团）董事长

侯成玉兴奋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政府现在

支持村里办合作社，要求支部书记、村长必须一

人带一个合作社。 我是支部书记。 ”

惠光集团由28家合作社组成，最初靠水利灌溉

起家。 目前集团有4个分公司， 分别涉足水利灌溉

（旱田、稻田）、米业、仓储、肥业（测土施肥）等四

个领域。 惠光集团今年的流转土地面积达到19万

亩，能够生产8.4万吨粮食，仓储能力已经达到10万

吨。“明年我们计划把流转的土地扩大到50万亩，

对应的把仓储能力提高到20万吨。 ”侯成玉介绍。

资金充足，才能像侯成玉这样有底气。

惠光集团去年得到了浦发银行的1000万贷

款支持。 在加深了解的基础上，浦发银行后来又

给9家合作社发放了4500万元贷款。

“我们当时都不敢相信， 没有任何抵押银行

敢给我们贷款4500万。 以前，9个合作社经营12

万亩土地；有了这4500万贷款，今年的经营面积

达到了19万亩，还添加了很多农机具。 以前陈旧

的农机具损失率达到10%， 一亩地得浪费100斤

粮食；今年买了1000万元的农机具，问题迎刃而

解，而且我们只出400万元，国家补贴600万元。 ”

侯成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侯成玉介绍，他在一个粮食展销会上认识了

浦发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这位行长说可以用房

子、土地抵押做农业贷款。当侯成玉把集团旗下4

家企业所有的相关手续都拿给行长看后，基于对

企业盈利前景的信心，浦发银行最终给了惠光集

团1000万元信用贷款———因为当时惠光集团的

盈利有3000多万元。

“银行贷款月息是6.6厘， 再加上2厘的担保利

息。 这种利率，抵押贷款一般也拿不到。 甚至比我们

之前从信用社拿到的利息还低。 ”侯成玉非常高兴。

回想最初，惠光集团靠的是5户联保和民间借

贷解决资金问题。 因为合作社是5家发起，每家可

以贷5万，通过5户联保最多能从信用社贷25万。

“后期没办法， 只能亲戚朋友出面担保，每

个人贷5万，集中起来用，利息和浦发现在的差不

多，但是量小。 ” 侯成玉介绍，“以前我们的民间

借贷，利息最少1分5。最困难的时候，是去经销商

那里赊化肥、种子、农药。 比如化肥，经销商要多

收200元/吨，再加上银行利率赊给你。 现在通过

银行贷款每吨直接就少花200元。 种子用现钱买

12元/斤，赊销就要16元，到年底还得算利息。 我

算过账，使用银行贷款等于每亩地节省100元。相

当于没种地前就赚了100元。 ” 侯成玉说。

惠光集团从浦发银行得到的信用贷款主要

用于流转土地。 惠光集团和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

合同要向浦发银行出示。 钱付给农户后，凭证也

要给银行看。

风险防范推动融资方式创新

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已不容乐观：利率市场化逼

迫银行转型；金融脱媒使得银行信贷在社会总体融

资规模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民营资本对银行业觊觎

已久；互联网金融也在蚕食银行的“地盘” 。

在上述背景下， 农业贷款被不少银行视作

“蓝海” ，抢得先机者将抢占市场。这恐怕就是浦

发银行敢于在齐齐哈尔惠光集团的土地证并不

符合银行要求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提供五千余万

元信用贷款的最大原因。

“对于农业贷款，从种植这块讲，我们希望首

先要对土地确权，接下来是能够流转，使抵押物

能够变现，从而帮助银行控制贷款风险。”浦发银

行齐齐哈尔分行负责人介绍。对于类似惠光集团

信贷项目来说，浦发银行总、分行看重的是原粮

生产的全产业链，从种子、种植到原粮进库，直到

最后的原粮流通。

耕种对自然条件、时间节点等依赖比较大，任

何一个环节配合不到位都可能影响耕作的下一个

环节。鲍泓波介绍，浦发银行首先关注的是企业经

营是否覆盖耕作全产业链； 其次是农业企业的耕

作规模；三是企业经营者的耕作经验，特别是其在

当地的威望。 因为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拿着现钱去

流转土地，短期也许农民还愿意，但如果一签十多

年、二十年，就不一定每个农民就同意。可以说，这

也是银行在把握风险时最看重的一点。

“由于惠光集团系全产业链经营， 范围覆盖

种子、农药、农机具、仓储，了解当地情况、了解农

业生产经营特征，因此能够帮助银行监督合作社

的贷款资金流向，比如是否用来买种子、农药，或

是支付仓储费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

而侯成玉作为村支书，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 该

负责人介绍。

他直言， 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种子、化

肥、农药、农机具、仓储等，只能依靠市场化方式

解决这些需求，风险就会增加。 银行的贷款也就

没那么容易得到。 所以，目前能够得到农业贷款

的企业并不多。

即便这样，银行在试行农业贷款时，还是面

临不小的风险。

像惠光集团这样的企业用经营流转权抵押贷

款， 假如贷款主体突然不想经营下去或是出现其

他风险，银行确实可以将流转权收回来，但流转依

然是个难题，因为现在缺少标准化流转流程。

“打个比方，我们买个房，到产权部门办证，

这就是确权。 假如我再想做经营性贷款，可以到

产权部门做抵押登记确认；还不上，银行可以根

据法律手段处置，从而控制风险。 现在土地确权、

流转这方面机制还不完善。 ”浦发银行齐齐哈尔

分行负责人说，“不过目前国家在黑龙江试点，相

关工作也正在推进。 ”

为了降低风险，银行也引入了担保机构。 为

惠光集团提供担保的是黑龙江省财政厅直属的

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额度能够做到最大。 一般

的担保公司，包括地方的政策性担保公司，比如

齐齐哈尔市的担保公司， 担保额度是1500万元。

而省财政厅直属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38亿元，最

大担保额度能够达到3.8亿元。

浦发银行还设置了原粮抵押这最后一道“保

险” 。即惠光集团、合作社、担保公司等约定，等到

粮食收下来后，必须直接送入惠光集团的仓库监

管，粮食优先销售用以偿还贷款本息后，多余的

粮食再由合作社成员开会决定如何处置，是销售

还是深加工，达成一致后执行。

据了解，已有多家商业银行能够提供农村土

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

“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 ，指的是在

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 不附带各种政策补贴的

前提下， 农户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

让方，本着自愿的原则，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反担保措施， 向金融机构提

出贷款申请， 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向金融机构提

供保证担保， 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种新型

融资方式。

这种新的融资模式，让过去农民拥有的“不

动产” 变成了如今的“活钱” ，对于缓解农民融资

担保难确实意义重大。

探路土改


